
上
天

派
来

的
信

使
 
 

我
60

多
岁
了
，
一
辈
子
就
要
过
去
了
，
经

历
过
很
多
事
情
，
悲
伤
也
罢
，
高
兴
也
罢
，
都

成
了
过
眼
的
烟
云
，
淡
去
了
。
但
有
一
件
事
情
，

至
今
都
清
楚
地
记
得
。
  

那
时
我
刚
刚
嫁
作
人
妇
。
正
月
里
，
忙
碌

了
一
年
，
街
坊
邻
居
们
都
借
机
会
玩
玩
，
放
松

放
松
，
我
们
一
群
妇
女
，
聚
在
一
起
打
麻
将
。

那
日
里
，
我
去
晚
了
，
人
手
够
了
，
不
得
已
，

只
能
在
一
旁
看
着
。
 

也
不
知
道
打
了
几
圈
，
屋
里
进
来
一
个
人
，

头
发
乱
蓬
蓬
的
，
身
上
的
衣
服
脏
兮
兮
的
，
我
一

扭
头
看
见
他
，
吓
了
一
跳
，
那
人
说
：
“
别
害
怕
，

我
遇
上
了
点
麻
烦
，
没
有
钱
回
家
了
，
一
路
就
这

样
要
饭
到
这
，
我
有
点
祖
传
的
医
术
，
可
以
给
人

看
病
，
你
们
谁
让
我
看
看
，
给
我
点
钱
，
好
快
点

回
家
过
年
。
”
 玩

麻
将
的
人
们
正
起
兴
，
头
都

没
抬
，
就
说
：
“
我
们
也
没
病
，
去
别
家
吧
。
”
  

这
时
那
人
说
了
：
“
机
不
可
失
呀
！
”
又

等
了
一
会
儿
，
见
没
人
理
，
就
往
外
走
，
二
婶

子
猛
地
起
来
，
说
：
“
回
来
，
回
来
，
给
我
看

看
。
”
 那

人
转
身
过
来
，
给
二
婶
把
脉
。
他
说
：

“
你
呀
，
将
来
得
噎
死
病
而
死
，
最
多
过
不
去

五
月
节
。
不
过
我
有
妙
方
，
看
你
依
不
依
。
”

他
停
了
一
下
，
接
着
说
：
“
你
之
所
以
有
此
灾
，

是
因
为
你
犯
了
天
条
，
要
想
躲
过
，
要
忌
口
三

年
，
三
年
之
内
不
能
吃
荤
腥
的
东
西
，
我
再
给

你
开
个
药
方
，
保
你
好
！
”
  

二
婶
听
了
说
：
“
三
年
不
吃
荤
腥
，
我
可

做
不
到
。
”
 其

她
人
听
了
，
都
说
：
“
乌
鸦
嘴
，

大
过
年
的
，
他
二
婶
，
别
听
他
的
。
来
，
来
，

玩
牌
。
”
 二

婶
就
不
再
理
会
，
那
人
一
会
儿
也

走
了
。
我
见
那
人
这
样
，
疑
心
他
不
是
好
人
，

也
不
敢
送
。
  

出
正
月
不
久
，
二
婶
串
门
来
说
：
“
你
说

新
鲜
不
新
鲜
，
我
这
嗓
子
最
近
有
点
紧
，
象
是

有
什
么
东
西
堵
着
。
”
 我

说
：
“
你
不
是
心
疑

吧
。
”
 她

说
：
“
不
是
。
”
  

等
到
二
月
末
时
，
二
婶
吃
东
西
开
始
困
难
，

她
想
起
了
过
年
时
那
人
说
的
话
，
想
着
这
人
不

可
能
只
来
我
家
呀
，
村
子
不
大
，
一
个
陌
生
人

显
得
很
突
出
的
，
说
不
定
在
谁
家
扯
半
天
，
就

知
道
他
的
住
址
呢
，
于
是
就
挨
家
挨
户
问
，
可

没
有
见
过
此
人
的
。
 三

月
份
，
她
一
个
在
医
院

工
作
的
远
房
侄
子
来
了
，
带
她
去
检
查
了
一
番
，

说
是
喉
癌
，
晚
期
。
四
月
底
人
就
死
了
。
  

二
婶
的
死
给
我
留
下
了
很
深
的
印
象
，
以

至
影
响
了
我
以
后
的
人
生
路
，
使
我
再
也
不
敢

轻
视
任
何
人
。
可
是
，
对
于
正
月
里
为
什
么
会

遇
见
那
个
人
，
他
到
底
从
何
而
来
，
为
什
么
会

说
出
那
样
的
话
，
在
我
心
里
一
直
都
是
无
法
开

解
的
，
直
到
前
不
久
。
  

那
天
，
家
里
来
了
一
个
客
人
，
是
个
小
丫

头
，
她
叽
叽
喳
喳
地
给
小
孙
女
讲
故
事
，
听
得

小
孙
女
入
了
迷
，
讲
了
一
个
又
让
讲
一
个
，
开

始
我
还
没
在
意
，
后
来
我
听
见
她
讲
一
个
关
于

菩
萨
的
故
事
。
说
是
一
个
村
子
的
人
都
特
别
坏

了
，
上
天
要
发
大
水
淹
了
这
个
村
子
，
菩
萨
就

化
成
乞
丐
来
讨
饭
，
看
有
没
有
善
良
的
可
以
救

的
人
。
菩
萨
挨
家
挨
户
地
讨
饭
，
人
们
不
但
不

给
她
饭
，
还
打
骂
她
，
只
有
一
个
信
神
的
老
婆

婆
心
好
，
给
她
饭
，
菩
萨
就
告
诉
了
她
这
里
要

发
大
水
的
秘
密
。
老
婆
婆
把
秘
密
告
诉
了
村
子

里
的
人
，
让
人
们
赶
快
逃
命
，
但
很
少
有
人
相

信
她
。
最
后
除
了
相
信
的
人
，
都
被
水
淹
死
了
。 
 

我
突
然
明
白
，
那
个
给
二
婶
看
病
的
人
，

不
是
说
二
婶
犯
了
天
条
吗
？
原
来
也
是
神
慈
悲

于
二
婶
，
想
给
她
个
赎
罪
的
机
会
，
特
派
一
个

信
使
告
诉
她
，
故
意
穿
着
成
那
样
，
就
看
她
信

不
信
，
信
了
就
过
了
这
一
难
了
。
可
惜
呀
，
当

时
我
们
谁
也
不
明
白
。
  

小
丫
头
见
我
也
来
听
她
讲
故
事
，
说
：
“
我

听
说
现
在
也
有
一
个
天
机
，
上
天
同
样
给
每
个

人
一
个
选
择
的
机
会
。
共
产
党
太
坏
了
，
杀
了

许
多
的
好
人
，
活
摘
法
轮
功
学
员
的
器
官
，
所

以
天
要
灭
它
，
你
看
现
在
到
处
天
灾
人
祸
的
，

就
是
灭
它
的
前
兆
。
但
是
上
天
不
忍
心
看
着
许

多
并
不
是
真
心
和
它
一
伙
的
人
也
和
它
一
起
灭

亡
，
所
以
每
个
曾
加
入
过
它
组
织
的
人
都
可
以

声
明
退
出
党
、
团
、
队
，
退
了
就
不
是
它
一
伙

的
了
，
灾
祸
也
就
远
离
了
你
了
！
”
  

我
想
都
没
怎
么
想
，
就
说
：
“
退
吧
，
我

入
过
队
。
”
我
都
这
么
大
年
纪
了
，
还
图
啥
，

不
就
是
没
灾
没
难
吗
？
我
可
不
能
犯
二
婶
当
年

的
错
误
呀
，
别
看
她
是
个
小
丫
头
，
好
像
没
经

历
过
啥
，
可
是
谁
知
道
上
天
会
让
什
么
样
的
信

使
送
信
给
我
呢
？
 



请
问

你
家

有
鞋

吗
？

 

几
年
前

，
承
担
青
藏
铁
路
勘
查
设
计
工
作

的
单

位
一

位
总

工
程

师
在

青
藏

线
上

翻
车

死
了
。
 在
他
翻
车
的
那
天
（
周
末
）
上
午
九
点
左

右
，
他
妻
子
在
家
看
电
视
，
一
位
三
十
岁
左
右

的
女
人
敲
开
他
家
的
门
，
问
道
：
“
太

太
，
请

问
你

家
有

鞋
吗

？
把

你
家

的
鞋

给
我

一
双

行
吗
？
”
 

总
工
的
妻
子
很
烦
乞
丐
，
立
刻
就
把
门
给

关
了
。
可
关
门
后
越
想
越
觉
得
不
安
：
乞
丐
不

该
穿

的
这

么
干

净
啊

？
哪

有
乞

丐
问

人
要

鞋
的
？
她
也
没
光
脚
啊
！
再
开
门
，
要
鞋
的
女
人

不
见
了
。
问
对
门
邻
居
家
，
并
没
人
要
鞋
。
 

总
工
的
妻
子
慌
了
，
忙
给
在
农
村
老
家
的

妹
妹
打
电
话
说
这
事
。
妹
妹
觉
得
这
绝
不
是
好

事
，
马
上
找
人
算
卦
，
大
约

半
小
时
后
急
切
地

回
复
姐
姐
：
快
！
快
把
那
人
找
回
来
！
“
鞋
”

就
是

“
邪

”
！

 
你

家
有

极
邪

之
气

，
将

遇
大

劫
！
那
人
是
阴
间
使
者
，
来
给
你
家
机
会
的
；

你
把
她
赶
走
了
，
邪
不
就
还
在
你
家
吗
！
 

总
工
的
妻
子
是
名
教
师
，
听
了
这
话
，
一

脑
袋
书
也
压
不
住
心
慌
。
十
一
点
左
右
，
青
藏

线
传
来
电
话
：
她
丈
夫
，
出
事
了
！
 

此
事
当
年
在
所
在
单
位
一
度
引
起
恐
慌
。

四
年
后
有
人
写
了
出
来
，
结
语
是
：
“
记
住
，

如
果

以
后

有
人

去
你

家
要

鞋
，

一
定

要
给

他
！
！
！
”
 
 

在
网
上
读
到
这
件
事
，
令
人
一
下
联
想
到

奇
书
《
九
评
共
产
党
》
在
海
内
外
引
发
的
“
三

退
”
（
退
党
、
退
团
、
退
队
）
大
潮
。
 

二
零
零
四
年
底
，
一
本
奇
书
—
—
《
九
评

共
产
党
》
横
空
出
世
，
振
聋
发
聩
地
揭
示
出
：

共
产
党
的
本
质
是
宇
宙
中
逆
天
叛
道
、
与
神
为

敌
、
为
害
人
类
的
邪
灵
！
 

既
然
共
产
党
是
邪
灵
，
那
加
入
中
共
组
织

的
人

不
就

是
给

自
己

招
邪

了
吗

？
如

今
中

共
因
迫
害
“
真
善
忍
”
信
仰
而
铸
成
了
十
恶
不
赦

的
大
罪
，
天
要
灭
中
共
，
“
三
退
”
不

正
是
上

天
在

清
算

邪
恶

中
共

之
前

给
人

的
祛

邪
解

难
的
机
会
吗
？
 

可
千

万
别

象
那

位
总

工
的

妻
子

一
样

错
失
机
缘
啊
！
 

一
段

真
实

的
传

说
 

我
读
奇
书
《
九
评
共
产
党
》
时
，
联
想
到

从
小

就
常

听
家

乡
的

老
人

们
讲

的
一

个
真

实
故
事
。
 

也
就
是
在
一
九
四
九
年
九
月
末
十
月
初
，

当
人

们
正

在
中

共
的

激
发

下
狂

热
地

欢
庆

其
掌
权
时
，
我
们
县
城
出
现
了
一
个
怪
人
，
肩
上

扛
着
一
根
长
棍
子
，
棍
子
上
穿
着
一
大
一
小
两

个
馍
馍
，
前
面
一
个
小
的
，
后
面
一
个
大
的
。

他
一
边
走
，
嘴
里
一

边
吆
喝
着
：
魔
来
了
，
魔

来
了
，
前
面
是
小
魔

，
后
面
是
大
魔
。
就
这
样

走
遍

了
大

小
街

道
，

喊
了

三
天

后
不

见
人

影
了
。
没
有
一
个
人
知
道
他
从
何
而
来
、
往
何
而

去
。
 后
来
，
随
着
华
夏
儿
女
历
遭
魔
难
，
日
子

越
来
越
难
熬
的
过
程
中
，
人
们
逐
渐
醒
悟
到
那

是
一
位
仙
人
，
给
人
们
送
预
言
来
的
。
 

那
时
长
辈
们
悟
出
的
内
涵
，
因
我
们
从
小

被
中
共
洗
脑
，
从
来
没
有
当
回
事
，
甚
至
有
时

还
顶
撞
长
辈
的
告
诫
，
在
中
共
荒
谬
的
运
动
中

差
点
没
告
发
他
们
、
揪
出
来
批
斗
、
酿
成
大
错
。 

不
可

错
失

的
机

缘
 

      

 
天

地
两

茫
茫

，
世

人
向

何
方

；
 

 
迷

中
不

知
路

，
指

南
有

真
相

。
 

 


